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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宁小说中的普世性和谐理念

吴 琼  赵晓彬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各种宗教都以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来强调“至善”、“平等”、“博爱”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信念。布宁一生深切关注个体的命运，尊重人的价值，敢于摈弃非人性的社会现象，为正义和真理辩护。他的胸怀是博大的，他的关怀是普世性的,他的创作深深地根植于人性、兄弟情谊、平等的和谐体系中。本文通过分析以上三方面的思想，试图探寻其普世性和谐理念，旨在揭示布宁深厚的人文关怀和迫切的道德伦理探索及其救赎性世界观，从而更深一步领会布宁深邃的美学和社会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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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70-1953）曾这样说过：“我们将为尘世的人们和宇宙的上帝服务，这个上帝我称之为美、智慧、爱和生命，它渗透在每一个存在物中。”（Бунин 1966：435）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布宁将自己视为一名使者，置身于尘世与上帝之间，致力于实现“爱”与“美”的使命。布宁的一生深切关怀个体的命运，十分尊重人的价值，体现出其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感。他的胸怀是博大的，他的关怀是普世性的。目前，国内外对布宁创作的研究已较为广泛和深刻，而关于布宁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普世性思想，国内外学者研究得还不够充分，甚至寥寥无几。笔者认为，普世性思想是布宁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一生创作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进行拓展研究。

1 寻求人性之光——和谐的美

短篇小说《圆耳朵》（Петливые уши 1916）主要通过对主人公亚当·索科洛维奇杀人行凶及行凶前在酒吧与两名水手对话的描写展现其人性的缺失。布宁着力把索科洛维奇塑造成一个十足的先天罪犯，展现了其身上所具有的一切恶的特征。小说旨在突出战争年代索科洛维奇这类人的兽性本质将暴露出来，体现了作家对战争年代人性缺失的忧心及对人性回归的呼吁。布宁是从以下三方面来表现先天罪犯的索科洛维奇人性缺失特征的：

第一，索科洛维奇在外形上具有明显的人性缺失特征：“他出奇的高，出奇的瘦，加上长腿和大脚踝，下身上身没有一处长得协调。”（Бунин 1966：86）“他裸露的手腕上刺着青色纹身——一条歪歪扭扭的日本龙。”（Бунин 1966：87）俄国刑事犯罪研究专家洛姆博罗佐（Ломброзо）的研究表明，“先天罪犯们大都身材高大，身体的某个部位格外发达，用特殊标记突出自我，例如纹身等。”（Ломброзо 1981：54）可以看出索科洛维奇几乎具备了这些先天罪犯的全部特征，布宁似乎正是根据这些典型特征塑造了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

第二，索科洛维奇从行为上也体现了其先天罪犯的特征：他对一切事物都显得漠不关心，仿佛没有任何情感。我国心理学家罗大华指出，“拥有变态人格的人情感极不稳定，易趋向极端，对人情感淡薄或冷酷无情，变化无常。”（罗大华1985：197）小说中索科洛维奇自始至终都极为冷酷，而在发表自己关于杀人的“独特理论”时才表现得异常激动，他正是所谓的“变态人”。
第三，布宁还从心理特征方面揭示了索科洛维奇的人性扭曲：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是畸形的，并且伴有深度的精神退化。众所周知，布宁是反对战争的典型代表，不管其正义与否；他还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被压迫者的革命。他认为暴力和革命都是精神堕落和丧失人性的表现，”(冯玉律1998：121)有悖于人类的和谐原则。

2 渴求兄弟情谊——和谐的萌芽

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构想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那时没有谁会被处死……妇女不再是社会和男人的奴隶……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没有皇帝，也没有顺民，但是会有兄弟般的人们。”（刘宁1999：126）这可谓一种民主意识、宽恕、友爱等传统文化美德的体现，也是一种普世性的人文关怀思想。

别林斯基的民主思想实际上与基督教的主导思想不谋而合，基督教的教义决定了它所宣扬的博爱具有普世性特点，“基督教把博爱作为他们基本的道德原则，这种爱没有国界之分，没有种族区别，没有地理方位限制，延伸到爱全人类,甚至主张和强调要爱仇敌,这是基督教伦理思想最根本的特点。”（田少虹2008：2）可见，无论是民主思想还是基督教的教义都共同追求全人类一统的世界图景。

布宁的短篇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Братья 1914）是由两个平行的故事组成的，即锡兰人力车夫发现了未婚妻被人拐骗进妓院后以自杀来了断自己的一生，以及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做尽了各种恶事的英国人在锡兰见证了古老的人类文明后，得知自己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终于深刻地意识到殖民者的罪恶的故事。小说描写的两个主人公来自不同的民族，作者旨在揭示他们本是兄弟，但却走上了异化之路。“人力车夫与英国人应算作全人类意义上的兄弟，但却是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他们的联系也是深层意义上的。”(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2006：97)小说通篇以反讽的口吻进行叙述，但却着力突出“兄弟”这个字眼，题旨就是对世界范围内真正实现兄弟情谊的渴望。

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已开始有所觉悟，在其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启示录式的忏悔思想。作家安排英国人发生这样的变化，表现的正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对人心灵的净化。从殖民者恣意纵情欲望到深刻反思自己，再到最终建立充满兄弟情谊的和谐新世界正是布宁的美好构想。正如作家在小说《晚来的春天》（Несрочная весна, 1923）中所表达的一样，“在人类的生活中，总是只有那些善良的和美好的东西最终才能得以留存下来，传之后世，仅此而已，一切邪恶的、卑鄙的和庸俗的、愚昧的东西归根到底会销声匿迹。”（冯玉律1998：132）作家期待着美好能取代邪恶,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爱而不是欲望。
如果我们将船长和英国人进行一下对比的话，二者存在差异的原因便不难发现。同时，分析两人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小说的理解。不难发现，天真质朴的人们对奴役人类兄弟的殖民者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布宁希望通过这种影响，使人类相互理解达到世界一统。其次，船长并不认识车夫。在小说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人力车夫的死亡对英国人的影响，但布宁这样写道：如果不是英国人和来客们约好晚上在湖边的房子开晚会，如果英国人没有叫人力车夫等自己，人力车夫便不会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出现在欢宴上，最后也就不至于自杀。不难发现，实际上“共同的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痛苦却把二者联系在一起。”（Мальцев 1994：227）英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后，小说朦胧地暗示了他的逃避。可见，人力车夫的死亡对英国人有一定的撼动作用。英国人对人力车夫所作的恶以及他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是导致其惊恐的主要诱因。英国人在作家笔下似乎并未完全泯灭良心，置兄弟情义于不顾，是有一定忧患意识的形象。再次，作者有意暗示了绝大多数白人还尚未觉醒。英国人对船长进行说教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拯救尚未觉醒的人们。“普世主义是与东正教教义密切相连的一种思想，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张建华2008：79）普世性的关怀理念认为，人人都能得到拯救，作家希望在古老东方文化的感召下，在上帝力量的作用下，已经忘却了上帝的欧洲人能够实现精神上的救赎，由不爱异邦人转变为爱全人类，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模式从而转向以无私关怀为核心的全新局面。拯救精神根源于作者的责任感和终极关怀精神，是作者呼唤建构人类新格局的深刻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出现，布宁却取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讽手段。而且，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没有名字的，这就代表了他们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泛化的两类人。兄弟也不是指狭义上具有亲缘关系的人，而是幻化成普世范围内抽象意义上的兄弟情谊。布宁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层面思考了关于人类的兄弟情谊，小说的卷首词就表达了作家关于惨无人道的世界格局的代表者对于兄弟同盟破坏的痛心，以及对和谐的人类一统模式的迫切渴求。正如作家在《盲人》（Слепой, 1924）中所表达的：“世界上的一切都与你血肉相连——就是说，也包括我。因为我的肉体和整个世界的身躯一样是与你的连成一体的，因为你对生活的感觉就是爱的感觉，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们共同的，它摧毁了我们共同的生活欢乐，即我们对相互的和对整个存在的感受！”(陈馥2008：18)。通过盲人之口呼喊出来的这种爱和与周围的一切血肉相连的感觉正是作家一生所苦苦找寻的。布宁总是让作品包含整个世界，穷其一生试图使全人类能够意识到“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使爱惠及整个宇宙。单纯的亲爱关系被扩展为普遍的社会原则，它要求人们不仅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而且要把这种爱推广开去,博爱大众。这些思想根源于作家对整个人类的深切关怀，具有明显的普世价值。 
3 追求平等——和谐之终极体现
平等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平等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也是布宁所追寻的理想状态之一。他所创作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三等车》、《档案》等作品分别从身份、地位、出身、种族等方面抨击了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种种不平等的畸形现象。

在小说《档案》（Архивное дело, 1914）中，菲松是一辈子都工作在地下室的自治会档案督理员，脑海中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随着宣扬平等、自由活动的开展，菲松也慢慢地走出了工作一辈子的地下室，但实际上只是身体进入了崭新的世界，而脑袋却依然不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后，菲松因为偷用了老爷们的厕所，被该活动的带头人斯坦凯维奇发现并怒斥后，便一命呜呼了。布宁通过这部作品揭示了由权势上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悲剧，题旨显而易见，即对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能真正实现平等的呼吁。“权柄”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第一类人“发号施令”，第二类人“遵命照办”。第一类是以斯坦凯维奇为代表的表面上满口自由平等，实际上却没有半点自由平等意识的人。第二类是以菲松为代表的思想上和行为上都严格恪守等级制度的人。两类人把自治会的生活也分化为两种：楼上的生活和地下室的生活。楼上的生活预示着第一类人永远高高在上，而地下室的生活则暗示了菲松这类人的思想也始终停留在底层。众所周知，阳光是终究照射不进地下室的，隐喻社会没有给菲松提供接受平等思想的机会。

小说展现了菲松的顽固守旧，他是等级观念毒害下的典型代表与牺牲品，同时也揭示了菲松的上级对他的压迫。“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人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与其他人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的权利。”（罗尔斯1991：200）但是，作为自治会的带头人表面上宣扬自由平等，而在心底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平等观念，他们用虚伪的行为使这一口号变得异常可笑。他们并没有赋予菲松真正走出地下室的权利，菲松恰恰就死在宣扬自由平等活动的带头人的怒斥声中。显然，菲松的内心还处于地下室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并没有真正接受关于平等这一理想，他的接受只是表面的，是迫于一种变异的“等级制度”。小说弥漫着浓重的讽刺意味，但深思过后可以感到布宁的创作是发人深省的，笔锋是犀利的，菲松恰恰就死在了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下，他的死亡暗示着不平等的权势现象亟待消除。

小说同时也表现了菲松对自己下级及妻子的“压迫”，即使是菲松这位深受等级制度压迫的人，仍没有同情下属的意识，而是在利用自己有限的权柄欺压他下层的人。菲松自认为“不是平民百姓”，完全不理会门房的怒气每天我行我素；菲松在家也总是趾高气昂，尽管他的“老婆对菲松忠心耿耿，体贴备至”，但他还是个“暴君，对她颐指气使”；每天他都严厉批评他的下属卢戈沃伊，“一面训，一面用拐杖狠狠地敲着地板。”他的下属、门房及他的妻子也都是“遵命照办”第二类人的典型代表，对于菲松的暴行他们并没有半点反抗意识。第二类人都没有争取平等的意识，也许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在他们的脑海中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
《档案》这一标题实际上就揭示了作家的创作主旨，档案无疑是对人一生经历的记载，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象征，它记录着人的出身、职位、家庭背景等等，档案的存在就意味着等级的存在。布宁的写作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期望等级制度真正意义上的消亡，而不是人们表面上高谈平等，而实际上内心却无半点平等意识。“平等这种思想是基督教社会教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不是指物质上的“相等”或“平均”，而是在精神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把对方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卡利尼克2003：186）如果自治会的领头人斯坦凯维奇能够把菲松当成自己人来看待，而不是高高再上，以“老爷”身份自居，如果菲松没有严重的卑贱意识，认为自己与上级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悲剧将不会上演。人们因身份不同便对对方怀有敌意、轻蔑、歧视等不利于人和人之间相互理解、合作的因素，这一切都使布宁痛心不已。

布宁仿佛有意赋予小说这样的结局，菲松的死亡既是对不平等社会现象的抨击，也是布宁独特思想的显现。“作家认为,在爱和死面前,那些把人们分开的社会、阶级、财产的界限才会悄然消失。”（特瓦尔多夫斯1981：359）从实质上看,小说既表现作家对平等的推崇，也体现了布宁的普世情怀，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是没有阶级之分的。

4 结语

布宁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他总是试图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去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秉承着“至善”、“博爱”、“平等”等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世界观。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布宁更是以他特有的“世界情怀”关爱这个世界，由爱建构起来的多样而统一的和谐世界有机体是布宁穷其一生所不断追求的。综上所述，布宁通过一些反讽的手段，表现了他对于人性、兄弟情谊、平等的追求，反映了布宁的普世性和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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